地狱之歌同人之《树人》
“女警，女警，快醒醒！”塞拉斯还在做跟队长抢夺美味冰淇淋的梦，眼看着抢到手刚要舔一口，就被这粗鲁的男声打断了。
“嗯？”塞拉斯睡眼惺忪地四处望了望，除了已经去世的沃尔特和因特古拉，以及神出鬼没的master，没人会大清早来扰她清梦。
“没人呀……哇！”不知道何时自己的左手悄悄变化了形态，一脸坏笑的队长在旁边双手抱胸：“冰淇淋当然不能让你这小鬼抢到啦！”
“那你也不能因为这个就把我叫醒啊…！你这坏蛋！”塞拉斯气的想要把队长捶到吐血，但忘了队长现在已经是可以随意进出她血海的怨灵了，无论如何就是打不到。更可恶的是，不知道是不是上天作祟，队长这家伙现在不仅能随进随出，还与塞拉斯的意识结合地更紧密了——比如刚才队长就能清楚地看到她在做什么梦！连阿卡德听了都连连摇头表示自己曾经拥有过百万亡灵，但也没发生过这档子事。
“说正事，今天不是说让你去清剿一处地下人口交易场所吗？结果日上三竿了你这家伙还在睡！要赶紧去把来龙去脉调查清楚啊！”
“吸血鬼都是夜晚出没的啊！”塞拉斯不满地嘟嘟囔囔，好吧，她承认，自从阿卡德回归之后，她终于不用每天精神紧张地当hellsing的王牌了——天知道她其实就是个冒牌货，如果要对上安德森神父那种王牌的话绝对是死无葬身之地的……
“那个…我要换衣服了，你要不背过身去呢？”塞拉斯呲着牙瞪着队长，像一只毛茸茸小狐狸。队长吹着口哨把目光移向别处，在塞拉斯刚要解开睡衣扣子的时候突然凑近，差点又把塞拉斯气的炸毛。
“你这色…”塞拉斯还没说完，就感觉到有一个冰冰凉的东西舔了自己嘴边一下：“你刚刚流了很多口水哦，塞拉斯小姐…”塞拉斯呆住了，感觉到一股热气从下半身直冲到天灵盖，这家伙…这么多年了还是死性不改！这次塞拉斯抓住了机会，趁队长欣赏她红扑扑的脸蛋时候狠狠出击，势必要打的这家伙在血河里不休息个半天出不来。

塞拉斯换上一身黑色的便装，勾勒出她优美的身形。已经是下午了，塞拉斯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里快速地移动，不久就来到了一处大门紧闭的宅邸前。
“唔…格鲁特大街第15号…是这里没错了。”最近经常发生全家人中男性被杀，女人和小孩不知所踪的案件。经过调查现场的痕迹，相关机构怀疑又有非人怪物在伦敦出没，于是委托hellsing了结这个案子。塞拉斯叹了口气，虽然一切线索都指向这里，但她也不能贸然突进，还是等天黑摸进去再一探究竟。
夜色渐深，陆陆续续有豪车停在大门前，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们在保镖的簇拥下走进府邸。塞拉斯双眉一皱，这地方果然有问题。等人走的差不多了，塞拉斯利落地翻身进入庄园，凭借超快的身速躲开巡逻保镖的视线，一脚踢开窗子来到了府邸内部。
奇怪的是，府邸内部走廊空空荡荡的，没有人巡逻。塞拉斯举着枪在走廊里谨慎地前行，突然有什么东西从天而降——塞拉斯刚想躲开，旁边仿佛有一座无形的墙，将她狠狠地弹了回去。灰尘散去后，塞拉斯才发现自己竟身处一个巨大的笼子里。
“呀~抓，到，啦——”阴柔的男声伴随掌声出现，一个穿着燕尾服的瘦削男人缓缓走向塞拉斯。“塞拉斯小姐，您还是这么莽撞啊。”
“你，你认识我？”塞拉斯抓着笼子，怎么感觉，这像是冲着她来的呢？
“初次见面，我叫温格。”男人鞠了一躬，紧接着露出与他苍白面容不太符合的狞笑：“我是要取代hellsing的人，塞拉斯小姐。”
什么……？果真是冲着她来的啊…，不，或者说，是冲着hellsing来的，塞拉斯咬牙。
“没想到hellsing的王牌也不过如此，我略施小计就轻而易举地将您困住了呢。”
“什么…我不是王牌啊！哼，不过你先别得意！”塞拉斯用力想要撕开笼子，但发现属于吸血鬼的强大力量竟然不能撼动这笼子丝毫。塞拉斯拔出手枪，接连对着男人射击，但温格显然不是什么常人——或者说根本不是人。他破洞的西服下面竟然不是肉，没有血液喷溅出来，而是一团团木须，蠕动了一会就将子弹造成的伤害恢复了原状。
“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啊，塞拉斯小姐。没用的，不要做无所谓的挣扎了！”男人狂笑，然后猛烈地咳嗽起来，一阵血色涌上苍白的面容。突然，他打量起笼子里的塞拉斯来，接着打了个响指，笼子内部伸出四条强壮的枝桠，似乎要捆住塞拉斯的手脚。塞拉斯内心呼唤队长用血影破坏这些枝桠，但破坏完了一条还有更多枝桠出现，朝着塞拉斯席卷过来。
“坚持住，塞拉斯小姐！”队长在塞拉斯的脑海里说，“对方显然做好了充足准备，我们这次大意了！”
“可恶…啊啊啊！”塞拉斯左手不停地抵抗着，右手握枪朝着藤蔓和枝桠射击。笼子外的温格双手环胸，似乎很欣赏塞拉斯奋力抵抗的姿态。他抬手看了看表，“快到时间了呢，小姐。”随后一只手竟然也化成了巨大的藤蔓，贯穿了塞拉斯的腹部，鲜血喷涌出来，染红了地板。塞拉斯跪倒在地，四周的藤蔓枝桠很快一拥而上将她绑地结结实实。
“小姐，有人说过您的身材很好吗？”温格漫不经心地说，“今晚的拍卖，您将会成为压轴的藏品出现。这是我对hellsing最大的敬意了。”
塞拉斯张嘴想反驳，温格快速抬手将一枚药丸弹进了塞拉斯嘴里：“小姐，拍卖会上您还是少说话为妙。”塞拉斯来不及反应，咕咚一声将那药丸咽了下去。“妈的…”这是塞拉斯昏睡过去前听到队长在她脑海里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  

好热，这是塞拉斯醒过来的第一反应。嗓子干得要命，几乎不能发声了。那个男人到底喂她吃了什么……塞拉斯摇摇脑袋，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。笼子里很黑，看上去像是被一块黑布围住了，只有隐隐的光从上方透过来。捆绑身体的藤蔓不知道何时已经消失不见了。“队长……”塞拉斯在心里呼唤，要趁现在赶紧把笼子破坏掉。
“塞拉斯小姐……”队长的声音听上去不像往常一样清晰，而是有些沙哑。
塞拉斯站起来，无数条血影瞬间射出，紧紧缠绕住笼子的栏杆，试图将其掰弯。这笼子到底是什么做的……塞拉斯内心吐槽，为什么自己的吸血鬼之力面对这笼子好像消失了一样？
“这是经过洗礼的一种香木。虽然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找来，但是能够极大克制吸血鬼的能力啊，女警。”低沉优雅的男声打破了平静，带来空气的振动。塞拉斯惊喜地抬起头：“master？”
首先在黑暗中出现的是一对带着火焰的红瞳，接着是高挺的鼻梁…黑色的发丝飘扬，阿卡德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：“你要怎么办呢，女警？”
“快点斩断笼子，救我出去啊，master！”塞拉斯双手抓住笼子，委屈巴巴地看着阿卡德。
“这笼子需要用特定的东西才能斩断。为了抓到你，真是下了血本啊，女警。”阿卡德张开双臂，“这是对hellsing的挑战啊。有趣，真是久违的有趣……”
“不过，我也想先看看他们的‘拍卖’是怎么一回事……”阿卡德融入了黑暗里，塞拉斯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就感觉到笼子移动起来。随着一声巨响，笼子像是降落到了一块平地上——盖在上面的黑布被揭开，塞拉斯发现所有的聚光灯都照在自己身上，而四周皆是黑暗，只有像鬼火一样的红眼睛和绿眼睛在其中闪烁。
“Ladies and gentlemen！”塞拉斯这才发现还有一个矮小的男人在自己旁边，他长着一对极长的门牙，像一只鼹鼠。
“接下来这件拍品，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不陌生。她就是hellsing现任的王牌，继不死之王阿卡德后的又一位强大吸血鬼——维多利亚·塞拉斯！”
“也正是她，给在座中的不少都带去过大麻烦。听说她捣毁了不少怪物的老巢呢…”拍卖官的声音低沉下来，“不过您可以绝对信任我们‘天堂鸟’，保证让她像菜市场上的鱼一样，给您处理成案板上的鱼肉，任您宰割，嘻嘻嘻……老规矩，五十万英镑起拍，有其他奇珍异宝也可以拿来折算！”
“呃……”塞拉斯内心大喊，你们是不是弄错状况了啊！阿卡德已经回来了，她这个冒牌王牌已经被取代了，好吗……
“我出五百万英镑。”一道低沉的男声响起，塞拉斯瞬间陷入呆若木鸡的状态：“master！真的是…”
平台上的拍卖官眯起眼睛，“这位先生，如果会后付不起全款，可是要被我们天堂鸟追杀的哦。”
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…”阿卡德狂笑起来，追杀？“没想到三十年后，一群怪物竟然也敢在这里对hellsing说追杀。是我们追杀你们，而不是你们追杀我们啊。”
“什么？！”窃窃私语声在会场中响起，居然还有hellsing的人吗？外面那群家伙怎么搞的，竟然还把hellsing的人放进来了……
“各位客官，稍安勿躁。”拍卖官露出了一抹轻蔑的微笑，“现在是展示我们天堂鸟实力的时候了。”
无数条巨大的藤蔓从黑暗中破土而出，像是有指引般朝着阿卡德声音的方向挥去。只听到什么东西刺穿血肉的声音，无数条血柱喷涌四溅，有一些甚至飞溅到了塞拉斯笼子的前方。
“解决了。”拍卖官轻松地说道。“接下来我们继续…呃！”鲜红刺目的血液蠕动起来，飞速地汇聚成一个人形。“主人又在搞这一套了。”塞拉斯腹诽。
哒，哒，哒。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，阿卡德慢慢地从黑暗中走到了平台中央。还是熟悉的红袍，看清阿卡德面容的一瞬间，在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
“他…他不是死了吗！”“可恶…天堂鸟竟然敢骗我们！”“快让我们出去！”黑暗中的眼睛们乱作了一团，拍卖官呆呆地站在台子上，随着手中的锤子咣当一声掉在地上，与之同行的还有一声枪响。
“吵死了，吵死了…本来那个世界就够吵闹了！不过，那里的杀戮和真实世界的杀戮还是不一样啊…”
随着一声声枪响，黑暗中惊慌失措的眼睛们一个个灭了下去，正当阿卡德杀的起兴时，一道声音传来：“阿卡德！你竟然还活着，你没有死，不愧是‘不死之王’…哈哈哈哈哈！”
一根巨大的藤蔓托着温格缓缓从空中降落。“但是这个传说，会由我来终结。”
“终结？哈哈哈哈哈…让我看看你，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，强行将自己的身体与植物结合…打败怪物的只有人类，而你是个彻头彻尾的的怪物啊！”
“你！”温格背后延伸出无数藤蔓，向着阿卡德发起进攻。阿卡德一跃而起，化作一道黑影在会场内来回跳跃。巨大的藤蔓像有灵性一样，十分灵活地追逐阿卡德。
“别只是躲啊，阿卡德！来吧，朝我发起进攻啊！”温格眼中露出癫狂之色。
“我既在又无处不在。”鬼魅般的声音响起，阿卡德在温格背后出现，十分利落地拧断了温格的脖子。
“master！”终于又能见到阿卡德战斗的情景了！三十年了啊！塞拉斯深吸一口气。
“还没完！”无数的眼睛从阿卡德身上出现，他释放出恶犬吞噬散落在地上的“温格”尸体，但刚刚随着温格之死倒地的藤蔓上竟又缓缓浮现了一张脸。
“没用的，阿卡德！我可是木人啊，只要有植物，我都可以寄生……你找不到我的，你也杀不死我！”
阿卡德一脚踩碎长在藤蔓上的脸，所有的藤蔓像失去了生命力一般枯萎了下去。“逃走了。女警，你知道什么东西才能斩断困住你的笼子吗？”
阿卡德接着说，“那就是与这家伙融为一体的东西！”
“啊！那看来，我们必须要打倒他了啊！”塞拉斯的红瞳中流淌着杀意，嘴角的虎牙若隐若现。
“走吧，女警！”阿卡德幻化出血影托起笼子，扔给塞拉斯一把枪。“我已经知道那家伙的藏身处在哪了。”

在伦敦某处毫不起眼的宅子的地下室内，传来了阵阵痛苦的喘息。
随着噗通一声，温格仿佛刚出生的婴儿，从巨大的树干中滑落了出来，身上还沾着恶心的粘液。
刚才强行逃脱回归母体，对他而言也伤害极大。温格笑了起来，不过那又怎样，阿卡德不可能找到这里。他只需要…只需要稍微修养一阵子，然后在暗地里组织军队和收集武器就好了。
温格咬紧牙关，面容像老树皮一样皱起。“阿卡德…你绝对想不到，三十年前那场你跟少校的大战，竟然还有人没被你吸走，而是侥幸存活吧！虽然不知道少校用了什么方法试图杀死你，但他会失败，我不会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“嗯？”温格抬起头，下一秒，地下室紧闭的大门被炸开了。准确地说，是阿卡德将女警的笼子狠狠地扔了过去，坚不可摧的笼体瞬间将大门撞碎了。（女警内心：啊啊啊master！我的头好晕……）
硝烟散去，一个高大的身影逐渐显露出身形。
随之而来的还有枪林弹雨。塞拉斯扛着自己的专用武器，展开了无差别攻击。温格刚刚形成的树体还很脆弱，措不及防打中，身体顿时流出了绿色的血液。虽然伤口在愈合，但却很缓慢。
“怎么可能！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！”温格嘶吼道，这里距离市区足足三十公里，就算发动大量人力挨个盘查，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发现他的藏身之所。
“嘻。”阿卡德咧开嘴角，“我无处不在，又不在任何地方啊。”
可恶…可恶！如果温格现在能流汗的话，那估计他现在早已满头大汗。
“射击吧！女警。”塞拉斯再次把枪抗在肩上，对这温格接连射击。温格召唤起树墙，同时在地上滚动躲闪，他现在的腿还没有完全形成，只有一些类似树根的东西在蠕动。
那些蠕动的枝芽被打中后断裂了开来，温格顿时倒地发出了惨叫。阿卡德缓步走上前，一只脚踩住了温格的手。
“死不足惜的怪物啊。”阿卡德一只手提起温格的身体。
“中计了。”温格近乎用气声说。瞬间无数条藤蔓从大树上伸展而出，连同阿卡德和在笼子里的塞拉斯，都包的严严实实。
“哈哈哈哈哈！成为我的养料吧，阿卡德，你无法被物理攻击杀死，但是你也有肉体和灵魂。你们就被我的生命之树整个吞噬掉吧！整个！”
“我连击败我的方法都告诉你了，你这笨蛋。”包裹住阿卡德的藤蔓逐渐干瘪下去，黑色的影子慢慢从中流下来，“这种实体的攻击，已经对我无效了啊。”
温格感到自己又受到了一次冲击。原来阿卡德这么强吗？还是又变强了？自己这次真的要死了吗？
不，自己还有那个东西…噗呲一声响，阿卡德的手掌穿透了温格的身体。
“咦？不在你的心脏里啊。”阿卡德一跃而起，飞身进入密密麻麻盘绕在四周墙壁的枝叶中。
温格咬牙往大树中心慢慢爬，“不要忘了还有我啊！温格先生！”塞拉斯虽然在笼子里，但是仍然可以从内向外射击。
那药丸对塞拉斯怎么会没用呢，温格大骂，干脆抛弃了人形，直接变成了藤蔓扑向他的母体。塞拉斯在笼子内活动空间有限，虽然炮火很猛烈，但也无法阻止温格极快的移速。而队长那家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对她的呼唤竟然没有回应。
这时，整个大树都坍塌了下来，那些树枝接触到地面后并没有碎裂，而是如同有弹性的肢体，紧抓地面，形成一个半球形将阿卡德和塞拉斯二人包裹在内。
地面的枝条上此时浮现了密密麻麻的人脸，它们痛苦地向上蠕动，似乎想突破什么东西的束缚。塞拉斯定睛一看，有不少正是最近伦敦城中莫名其妙死亡的男性人类。看来，那些尸体果真是被温格拿去做修复自身的养料了。混蛋！塞拉斯气地咬牙切齿，但浑身却被无处不在的藤蔓牢牢困住。那些可怖的人脸眼看着就要移动到她的身体旁边，张开嘴巴露出尖锐的牙齿……
“队长！Master——”塞拉斯还没说完，一阵枪林弹雨便精准地避开了塞拉斯，将她周围的藤条消灭地干干净净。
“桀桀，这批银制子弹不错嘛，塞拉斯。”一团黑雾包裹着阿卡德慢慢降落，半球形树笼中间最粗的枝条上，一张形似温格但又丑陋百倍的脸嘶吼着：“这都困不住你……阿卡德！阿卡德！”
回应温格的自然是一发发子弹：“虽然我不知道你把树之心藏哪了……但是这样解决办法不就变得简单多了，那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都消灭，哈哈哈！”
癫狂的温格此时也跟着阿卡德哈哈大笑起来，“不可能，阿卡德，你不可能找到——我才是不死之王！真正的‘不死’！”
“女警！”
“啊，在，master！”塞拉斯此时还沉浸在为何队长无论如何都无法唤醒的疑惑中，此时听到阿卡德的呼唤才想起自己理应上前助一臂之力，忍不住双颊一红。
“集中精力了，女警！把这里所有的藤条全部消灭吧！”


一阵硝烟散去后，地下室内只剩下几根残存的枝条还在奋力蠕动。
温格虚弱但又得意的声音传来：“阿卡德，只要我还有那个东西…无论在哪里，我都可以重新休养生息！下次见面，我们不一定谁胜谁负！”
正说着，温格的声音慢慢弱了下去，而阿卡德周围的气势却陡然发生变化，黑色的发丝无风自动，红色瞳孔深处燃烧起了幽蓝火焰——
一股奇异的力量似乎扰动了这一方空间，阿卡德双手慢慢伸入虚空之中，仿佛摸索到了什么一般，向下狠狠一抓。而此时美国旧金山的一处私人府邸内，无数晶莹剔透的枝桠正环绕着一颗怦怦跳动的绿色心脏，但这静谧的景色蓦然被虚空中伸出的一双手打破，那白色手套背面的五角星黑色纹路彰显了这手的主人正是阿卡德！
随着心脏被捏碎成绿色的汁液，一瞬间屋内的生机瞬间丧失，府邸周围百里的植物瞬间枯萎，只留下温格惊疑但又带着不甘的一声嘶吼。
另一边，随着温格的彻底消散，困住塞拉斯的牢笼也化作点点星光消散在空中。
“呼——master！”塞拉斯扑过去抱住阿卡德，背后似乎有一只尾巴隐隐浮现：“master~~刚刚是怎么回事？”
[bookmark: _GoBack]阿卡德慢条斯理地清理着手上的绿色粘液：“这要感谢‘薛定谔的猫’，我将血河屠戮殆尽后，意外发现自己也获得了一些匪夷所思的能力，简而言之就是可以量子化身体躲避实体的攻击，以及利用量子进行穿梭。刚刚温格计划利用树之心的力量返回老巢，那一瞬间的能量波动被我捕捉，我就可以借此打开时空隧道…”
“那master快打开时空之门送我们回家吧！这样就不用坐车回去了…”塞拉斯眼睛亮晶晶。
“那你用大炮一击射中hellsing的大门，触发直接的因果联系吧，女警。”阿卡德慵懒地笑了，并且提醒道，“不过你还是先关注一下你血河里的那位吧…”随后化作一团黑雾消失不见。
“欸？Master？”塞拉斯站在原地大喊，“把，把我也捎回去啊喂！”
可恶，没有血河她的移动速度会比以往慢很多…队长那家伙到底在干嘛！正当塞拉斯内心恶狠狠咒骂时，队长带着三分疲惫七分满足的声音幽幽响起：“那家伙喂给你的药丸全是我帮你吸收了……否则你还能坚持到现在？”
塞拉斯刚想把队长揪出来狠狠教训一通，但也想起确实是有这回事…“这就是你沉睡这么久的原因？”
“嗯…梦到了还是人类时候的事。走吧，女警，我们回家！”










